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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期北海毒源的泛滥

北海市第一次对外开放之前 10 年即 1866 年开始，便有境外鸦片烟土输入

的纪录。据较全面的统计，自 1897 年至 1916 年，经缴纳关税合法进口的“洋

药”(鸦片烟土)累计为 12107.44 司担。至于黑道运进的烟土并不少于合法进口

之数。北海口岸的毒品销售覆盖区，广及钦廉四县和玉林、博白、南宁等县市。

据 1882—1891 年在任的北海关税务司 FRANISW·WHITE 说：“1885 年(关税)税收

达破记录的 112552 关平两。进口税增加 24771 关平两，鸦片税 2190 关平两，

增加 50％。”又说：“由外轮承运进口的鸦片有三分之二运去玉林州及南宁府，

其余三分之一在北海、廉州府及钦州销售。”另一位在 1892—1901 年任北海税

务司的 Matera 作过调查结论：“广东人口中每 10个(男性)居民中有三个多人吸

鸦片。一个中等吸毒者每日消费(毒品)1—2 钱，(广东全省)每日消费(毒品)量

就达到 100—200 司担。”北海口岸覆盖区当时的总人口最低估计是 400 万，成

年男子占 30％即 120 万，其中 30％即 36 万人吸毒，以每人每日消费烟膏 1 钱

计，每天就要 2250 司斤。这个数字含有多少恶性内容呢?可能有人质疑，烟土

产地在云南，陆路运入广西是捷径，为什么在北海进口?答案仍由 M 先生去作吧，

他在 1892—1901 的《外贸港口的贸易以及条约港口省份的发展情况》报告中说：

“(北海销区)烟店(笔者注：即合法营业的鸦片烟馆)常客惯于吸食外国鸦片，

对于掺杂(云南烟土)能够尝试出来(而不受欢迎)。”但是，进口鸦片价钱比云南

货高出数倍，但云贵产区与两广销区有地缘之便，故仍是洋烟的劲敌。虽然柄

操外人的海关有意为进口烟土大开绿灯，但土烟的掺入，仍然冲击洋烟销量，

外国的毒贩子们也不能容忍地发出“外国鸦片在此(北海口岸区)无立足之地”

的浩叹。

北海口既属鸦片主销区，就象一具腐尸，诱发毒品走私蛆虫的麇集滋生。M



先生说：“本地鸦片运输线，从云南经百色、南宁、宾州芦墟。走私的路线与此

相同。云南鸦片叫做‘云白茶’，是这里(除洋烟外)主要吸食品。”“走私者是 10

个或 20 个 30 个人成伙进行的，每人都有一条扁担，并装上一个令人生畏的钢

头，时有时无地悬挂一支老式马枪或者更新式的步枪。武器的另一个用意则是

用来恐吓关卡人员的。聪明的关卡人员常常让他们通过而收点小费。常常见到

他们进入北海市镇。”这是当时武装走私毒品团伙的活动情况，也是北海海关无

法禁止毒品走私的原因。

附带说明，由海关准许合法进口的“洋药”的记录到 1917 年划上句号，是

因为1911年清朝政府曾与英国签订一项《禁烟条约》，英方承诺从1911年到1917

年停止从印度运鸦片人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华民国时期，关税项目中再见

不到“洋药”的品名了。但北海作为南路鸦片集散地的“历史地位”并未改变，

却以另一种情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民国时期的毒祸

辛亥革命成功，政体共和，北洋政府本质上虽仍属封建独裁的继承，但在

某些方面不能不作些表面文章以适应历史趋势，欺骗老百姓，例如在禁毒方面

确实做了些与前清迥异的事情，就是再不允许外国鸦片大摇大摆地合法进口了；

国产毒品也不允许完税贩运了。但事实上，全国各地贩毒吸毒活动不但没有遏

止，而且变本加厉，北海也不例外。

1917 年 4 月 1 日，北京政府颁布了取缔鸦片合法贸易的禁令，北海口岸开

始没有鸦片合法进口的记录。但并不等于毒祸的根除，据北海关代理税务司 H·洛

根·勒赛尔报告：“(北海贸易区内)消除吸鸦片的习惯丝毫也没有改善，公开消

费是少的，但秘密使用(原注：许多时候官府也是知道的)还在继续。”说到毒品

来源，这位具有客观只眼的外国人说“(云南)土制鸦片是从海防或陆路上偷偷

运进来的。尽管海关尽了可能的努力，包括每年销毁(缴获走私)数以吨计的毒

品。单靠海关本身的控制是非常有限的，(鸦片)消费量根本就没有下降。”原因

何在?他含蓄地泄露天机，就是“进口的炼制鸦片(烟膏)是供应(北海)‘鸦片专

卖局’的。”原来禁止进口，取缔贩卖的禁令对于“北海鸦片专卖局”等官方机

构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与上文“许多时候官府也是知道的”相联系，就不难

得出微妙答案了。



30 年代，统治北海的八属军阀政权，为了维持它的反动统治和中饱私囊，

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出来了。北洋政府不敢公开允许贩毒吸毒、赌博、卖

淫合法化，这个政权也敢作敢为。那时，北海公开营业的鸦片烟馆不下 20多家，

“鸦片烟佬”成为人所不齿的一种特殊市民，这种瘾君子尽管社会地位、文化

教养、家财贫富等等各有不同，但鹑首鹤背，满脸灰黑的外形特征却是一致的。

陈济棠统治时期，被认为是物价稳定社会安靖的“黄金时代”，但对于根深蒂固

的烟祸亦束手无策。公开挂牌的“北海禁烟局”是该时期的产物，公开营业的

烟馆虽不容许存在，但烟民并不消失。在笔者的记忆中，机关、团体的职员，

唱大戏的“佬倌”(男女主角)，少数生意人都是“鸦片烟鬼”。听前辈人说，“禁

烟局”做第一件事情是公告贩卖“戒烟药膏”，说这种“药膏”能止烟瘾，并不

虚夸，但止瘾而不能戒瘾，此“药膏”非他，鸦片烟膏是也，禁烟而贩烟，专

利加暴利，烟禁不止则财源不绝，这就是陈济棠时代禁烟的特色，这种发明亦

成为后来主政者的仿效样版，照此办理直至 1949 年。至今仍成为老北海嗤之以

鼻的笑柄谈资。此种虽属怪事而不怪，因为这是行将被历史淘汰的腐败政权的

必然产物。

新中国的禁毒运动

北海解放未及半年，1950 年 2月 24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烟禁毒

法令。北海市军政委员会立即雷厉风行地开展禁毒行动。到 7 月份止，先后取

缔封闭烟馆 22 家，查明贩毒吸毒分子 616 名(内吸毒者 311 名，吸毒兼贩毒分

子 135 名被拘捕)，收缴烟土烟膏 49845 两，烟丸 38 颗，各种烟具 941 件，首

战告捷，继续把禁毒工作推向深入，人民公安机关把禁毒作为经常性工作抓紧

不放。

1952 年 8 月，第二战役开始，成立“北海市禁烟禁毒委员会”，领导开展群

众性的禁烟禁毒运动。市长张华为主任，公安局副局长胡健军为副主任，委员

有民政、税务、工会、妇联、工商联等单位代表以及工人、居民代表等 13人。

抽调干部 123 人组成办公室和侦察、审讯、宣传三个工作组，分头开展声势浩

大的禁毒运动，同年 11月运动结束，逮捕贩毒犯 66名，其中首恶 1 名被处决，

坦白投案登记的瘾君子 236 名，缴获鸦片 20.2 两，烟丸、烟炮 46颗，烟酒 3.5

瓶，烟具 169 件，烟款 341 万多元(旧币)。祸害北海人民一百多年，被历代主



政者认为无法征服的黑色幽灵，在解放后不到一年的朗朗乾坤之下彻底匿影藏

形了。新中国禁毒彻底，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奇迹。(《北海日报}1997 年 6月 14

日—21 日)


